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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之死的生存本体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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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人生就是一个从非本真的“向死而在”到本真的“先行到死”的过

程。 此在唯有真正地清醒死亡，避免陷入惧死、避死的“沉沦”，才能以扫尽尘嚣的泰然姿态直面无

法回避的死亡，实现超越生存本身的“向死的自由”。 从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下的“存在”视角思考

小说《凡人》中的存在与死亡问题并得出结论：作为灵性存在的人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能够通过对

“死”的洞悉，使自己成为在世的神；人既是向死而在的凡夫俗子，更可以依藉先行到死的方式超脱

凡俗的肉身，凸显此在“存在”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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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并非只是单纯的生命终结与肉体消亡，更是

一种能够从生存本体论范畴进行整体性诠释的特殊

生命形态。 对死亡加以本体论观照其实是对生存进

行积极探索。 此在甫一出现，死亡就已经蛰伏在场

伺机而动。 于是，肉身之人不可避免地怀有对“今
朝欢颜，明日枯骨”的恐惧，发出“死亡掩埋掉所有

的伟大、辉煌、显赫” ［１］ 的感叹，继而陷入琐屑的烦

扰和畏死的泥沼之中。 但倘若此在可以洞察死亡，
以本真的朴素态度先行到死，或许可以超越“千古

艰难唯一死”的悲观宿命，于生命的终点绽放出别

样的绚烂，彰显一种比生存更为闪耀的壮美。 福克

纳文学奖获得者、“纽瓦克桂冠诗人”菲利普·罗斯

（１９３３—）的力作《凡人》就是一部以死亡揭示生命

意义的经典小说。 主人公“他”从头到尾无名无姓，
仅仅依赖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身份。 这个角色平

凡、亲切，仿佛是每个凡夫俗子的影子：“他”曾站在

生与死的边缘，一次次与死亡照面，与衰老抗衡；
“他”曾清醒地预见死亡，陷入恐惧的漩涡而茫然失

其所在；为了获得对死亡的持续安定，“他”也曾“有
所掩藏而在死面前闪避” ［２］２９１，将生命的声音久久遮

蔽在市声尘嚣之中。 但死亡轻而易举便可以攫夺和

吞噬一切的威力以及与已逝父母的灵魂交流让

“他”终于可以打破惶恐的樊笼，不再烦怨，而是以

自由与平和的姿态先行到一种无可逾越之境。 其

实，“死亡是生的昭示者” ［３］３７。 “他”一生与死亡的

狭路相逢及最终的涅槃重生正是以一个凡夫俗子的

形象昭示着人类生命的终极存在意义。 这样一来，
运用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对《凡人》中的死亡问

题进行分析，实际上也是对哲学维度的“存在”这一

抽象且古老的话题进行悲壮而崇高的逆向性新探

索。 这也就赋予了原本抽象、演绎的哲学以隐喻性

的意义，赋予了原本具象、生动的文学及文学分析以

深刻隽永的哲学价值。

一、非本真的喧嚣与扰攘

在偶然性泛滥、绝对性消亡的时代，“死”绝对

是生命唯一存留的绝对性的终结存在状态，它存在

在“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 ［２］２９７。 当每时每

刻都有或亲密无间或素不相识的人走向死亡时，
“死亡”作为必然遭逢的“偶然”事件就会真切地伴

随人的一生。 这种既是偶然更是必然的事件让此在

时刻担虑着死亡不期而至的威胁。 “为了使死亡变

得可以应付，人们往往把死亡带来的威胁转化为从

日常事物中产生的威胁” ［４］２０７。 这种闪避使此在丧

失自身而沦为“凡人”，构成一种以非本真的隐蔽状

态向死而在的特别存在。 作为无数“畏死乐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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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代表，《凡人》的主人公“他”在面向死亡这一晦

暗不明的黑洞时彷徨着，担虑着，却依旧无法摆脱

“疾病与死亡永远伴随左右” ［５］６７的宿命。 “他”不仅

亲眼看见身边至亲至爱的人生命消逝，而且自身也

曾几次游走于生死关口。 丧钟随时鸣响的悲壮和

“终有一死的人体” ［６］１４９的此在宿命让“他”自然地

陷入一种非本真状态的喧嚣与扰攘。 这不仅仅是出

于对肉体本身沉湮的恐惧，亦是对未知世界寂灭与

虚无的忧悒。
对死亡的恐惧是以肉身状态存在的智性凡人的

绝对恐惧。 对幽冥般死亡的惶恐曾笼罩着“他”漫

长多舛的一生。 年少时在海滩边无意发现的浮尸形

象深深地烙印在其脑海。 那是“他”第一次被迫从

无知无忧的纯粹快乐中抽离出来，血淋淋地与死亡

这一生命的终极形式直接照面；９ 岁住院时，“他”目
睹年幼的病友半夜突然死去，“在这个年纪见证死

亡却让他更难忘” ［５］２１；之后的数次手术让无休止地

游离于生死两线的他 “ 感 觉 自 己 在 被 带 向 死

亡” ［５］６２；中年的他“眼看着父亲一寸一寸地从这世

界上消失……这就像第二次死亡，可怕程度丝毫不

亚于第一次” ［５］４８。 那种直接而残酷的埋葬让“他”
即使在离开墓园许久后，嘴里依然带着潮湿的泥土

的味道；因无法忍受身体异样改变所带来的孤独、痛
苦、屈辱和卑微，“他” 退休后开办的画室里天赋禀

异的学员毅然选择自杀；“９·１１ 事件”中无数鲜活

的生命顷刻间身亡命陨，化为灰烬；暮年时，亲人、同
事或被病魔缠身或驾鹤西游的噩梦又一个个接踵

而至。
囿于这些与死神近在咫尺的亲密接触，“他”视

疾病为来自坟墓的信使，并坚信“一旦身死，万事皆

休”。 手术前夕，“他”“必须把公寓里的所有灯都开

着才能平息内心的恐惧，才能重新入睡” ［５］１３２；即使

是与爱人漫步在夜色温柔的海滩，“他”也无法摆脱

死亡的梦魇：“繁星分明是在告诉他，他难逃一死

……令他想逃离人终将湮灭的威胁” ［５］２３；无时无刻

不罩在头顶的死亡阴霾让“他”莫名其妙地孱弱、眩
晕，寝不安席，食不知味：“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要费

这么多力气和花招，来驱散死亡带给他的心理阴

影” ［５］１３。 一言以蔽之，“他”最亲密无间的终身伴侣

就是死亡，而“他”最徒劳无益的努力就是逃避无法

逃避的死亡。
非本真的向死而在本质上就是逃避始终“悬

临”着的死亡。 “日常的向死存在作为沉沦着的存

在乃是在死面前的一种持续的逃遁” ［２］２９２。 如影随

形的涉险感觉和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令“他”窒息。
躲避死亡的暗礁和漩涡似乎已经成了“他”生活的

中心事务。 于是，情欲和艺术被“他”当作抗衡衰

老、逃避死亡的救命稻草。
“他”用三次婚姻、无数次偷情来竭力抓住稍纵

即逝的青春，以彰显其对生命激情的渴望。 “他不

断地在打破禁忌的性爱中寻求男子气概” ［７］１１５。 悲

哀的是，正如身体终会衰老，死亡不可避免地真切存

在着。 肉体的欢愉不过是过眼云烟，只能排遣暂时

的苦闷。 随之而来的是黑白倒置的混沌，无尽的内

疚与羞辱，依然狰狞的死亡，以及“老年不是一场战

斗；老年是一场大屠杀” ［５］１２７的痛苦领悟。
与此同时，“他”也试图通过艺术创作带来的精

神愉悦来抗拒身体衰老产生的疏离感。 退休后，
“他”面向年老社区的居民开设绘画班，借此“寻找

生命的支点” ［８］。 于“他”而言，“绘画就像驱邪的仪

式” ［５］８１，不仅是对日薄西山状态的反抗，更是对生

命延续的渴望。 老年学员们因“死亡的自然” ［９］ 的

含义而逃避“静物”写生，却依旧无法逃避死亡不动

声色的侵袭。
无可奈何的是，以情欲和艺术创作抗衡对死亡

的恐惧终究是徒劳，反而使“他”如囚徒般在日常世

界里沉沦至深。 难填的欲壑撇给“他”的只有众叛

亲离的绝望和孤独终老的凄凉。 最终，“他”的独特

个性被其他生者消磨殆尽，涣散为“以非自立状态

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 ［２］１４９的常人。 无望与

倦怠裹挟着混沌的“他”，使之无法对日常事态做出

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于是“他”悖逆了本真的“在”，
陷入了一种无所适从而又庸庸碌碌的存在状态。

然而，由于这种沉沦于世的空虚与怠惰，此在或

许可以唤起内心隐秘的对于自身丧失的异样感觉，
并趋向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有所作为的把握来探寻

其此在的本真状态。 “实际上此在首先与通常把自

身保持在一种非本真的向死存在中” ［２］２９８，在死面前

会不断逃遁、闪避，掩藏其最本己的向死而在的欲

望。 其实 “对死亡的恐惧， 原本就是幻想的作

祟” ［１０］。 倘若灵性的此在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状

态，敢于窥视死亡的堂奥，承认人的“生存本身即为

一种缓慢的死亡” ［１１］，那么他就踏上了本真的向死

而在的形而上的征程。

二、本真的向死而在

死往往与他人毫无关涉，不可让渡却又实实在

在，是每一生命必然与之遭遇的生命终了。 它“作
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

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

性” ［２］２９７。 这种“众生必死，死必归土”的宿命就决

定了此在从存在之初就不得不承担起这种必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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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方式。 此在唯有本真的向死而在，方能摆脱

对死亡的惴惴不安，不再沉湎于“死亡的冥想”，而
是转向“生活的沉思” ［１２］。 这就要求此在“不能闪

避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为迁就常人的知

性而歪曲地解释这种可能性” ［２］２９９。 小说的主人公

“他”最初就沉沦于深切的恐惧中难以自拔。 无孔

不入的死亡和分秒毕现的衰老让“他”惶惶不可终

日。 直至人生一片狼藉，“他开始痛苦而不懈地找

寻自己的出路” ［５］２５。 这一出路就是拒绝从死亡的

陈腐惯例中寻求荫庇，转而对生命和自由产生强烈

的吁求。 当每一个存在的“他”青春勃发之际，只有

通透生命的脆弱与卑微，才能懂得珍惜存在的意义；
而当“他”行将就木之际，也只有平和从容地和死神

道一声“你好，死亡！” “他”才能回望到其自身曾经

拥有却正在消失的价值。 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

由死亡恐惧到生存敬畏的转变。 这就是每一个智性

的“他”本该具有的向死而在。
这种本真的向死而在将此在面向死亡的世俗性

的恐惧渐渐地转向了其对自己生存之“畏”。 当此

在开始领会与追问自身的存在问题时，对未知和死

亡的恐惧就被一种异乎寻常的展开状态———“畏”
所取代。 作为此在“最基本的现身情态”，“畏之所

畏者就是在世本身” ［２］２１５。 无数次嗅到的死亡气息

不断向“他”昭示生命必死的归宿，那深入骨髓的恐

惧如同一只冷手紧紧地攫住“他”的心魄。 然而， 当

“他”触摸到阴阳交错的墓坑里松软潮湿的泥土，那
真实可触的“终有一死的人的居所” ［１３］ 反而赋予了

“他”洞察个体生存的真实状况的独特眼光。 这种

“畏”如一柄巨斧劈开了囚禁“他”半生的悬崖峭壁，
让一线阳光透射进其沉沦至深的黑暗世界，叩问那

惘然许久的内心。 获得救赎的“他”也开始反思自

己穷尽一生竭力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死亡，明了死

亡就是死亡———别无其他。 直至此刻，“他” 终于

“决心抗拒这种身体衰弱所带来的疏离感” ［５］６２，从
非本真的死亡恐惧迈向了本真的死亡之畏。 最终，
“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从本质上

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 ［２］２１７。 在“畏死”的启悟

中，此在解开了内心作茧自缚式的无谓缠缚，隔绝了

外界无休止的喧嚷，承担起了生命必然面临的终结

性，进而直面此在“在世的在”本身。
若想回归本真，此在就应该明晰存在的应有之

义安然地接受生命必然消散这一无法改变的现实。
死亡如来自天外的一束奇异之光，“启示了空，澄明

了无，犹如暮鼓晨钟，将消融于日常浑噩烦扰之中的

亲在自身从‘异化  的安宁状态中唤醒” ［１４］１０７，并引

领着“他”到达一个非同寻常的时空。 而唤醒沉沦

于死亡大限的“他”的是“他”与父母的白骨间的对

话。 “血肉消失了，骨头却长存” ［５］１３８。 他们已化为

白骨，但这些白骨与“他”之间还有许多未竟的事。
这也是其现在能获得的仅有的脉脉温情。 离开墓园

时，“他”感受到了最深切的慰藉。 “父母的骨头对

他说的话令他觉得一身轻松，坚不可摧” ［５］１４７。 这生

死两界间的灵魂交错于“他”头顶倾泻下来神圣的

光，引领“他”以冷静睿智的目光审视自己混沌庸碌

的一生。 豁然开朗的“他”洞明自己将要无所畏惧

地说再见了。 而“离开──正是这个曾经令他透不

过气、满心恐惧地失眠的词” ［５］１３４赋予了“他”前所

未有的勇气，使之坦然地在接下来的手术中选择全

身麻醉，平和而宁静地迈向无垠的黑暗。 只有不再

逡巡于生死之间，也不再心心念念生命如山川、星月

般悠悠无期，此在才能够领悟：“任何一个想要面对

生活站着的人也必须面对死亡站着” ［１５］。 也唯有如

此，此在方可摆脱浑浑噩噩，远离蝇营狗苟，以本真

的存在重获人生的安宁。 敬畏生命才是面对生命；
向死而立方可超越死亡。

三、超越死亡的生命之思

此在唯有超越对死亡的惶惑，以敞显的向死而

立姿态向死而在，才能通透人世的一切浮华与喧嚣，
穿过纷纷扰扰的层层迷雾触碰到更为本真的自我。
“死亡如同浩瀚沧海，人敢蹈之，浪平涛息” ［３］３８。 死

亡难免诡诈与恐怖，但此在倘若可以不拘泥于它的

樊篱，便能在对死的神秘领悟与平静等待中体会到

“生命应该有其自身的志向与意图” ［１６］２５７。 《凡人》
中的“他”于死从挣扎到顿悟的过程也应该是此在

的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人必然体验的人生历程。 每

一个此在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此在的意义正是在

于探究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怎样是谁，我终将是

谁，这样他才能领悟人生本质上正是一门探究“如
何从容离世的学问” ［１６］７２，继而自觉而坦然地走向死

亡的圣殿，让瞬息的人生透现出悲壮的耀眼光芒。
死亡从此在被抛入这个世界起就是个必然降临

的节日。 无论曾风光无限还是命途多舛都必将殊途

同归———站在由生入死的关口上，独自奔赴那未知

的晦暗和寂灭。 “本生而为生，事实却是为死” ［５］８２

的“他”的宿命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 其深刻

的普世意义具有强烈的存在本体意蕴，敦促人们以

内省的目光回溯人生，并坦然地承担作为“一扇打

开的或跨进另一个世界的门槛” ［１７］的死亡。 只有接

受转化为宇宙间的尘埃并进而幻化为生命存在的另

一种形态的必然归宿，人方能从狭隘的生与死的桎

梏中解脱出来，带着清醒的自觉“先行到死”。
·５９·



先行到死这种对本己终点的参透与领悟超越一

切世俗的外在诱惑与迷茫，引领着“向死而在”的此

在在本真的呼唤中自觉地奔向人生的终了。 “他”
在生命的尽头冷静地注视着正在挖掘的坟墓，听着

泥土落在棺木上的声音，想象着死亡势不可挡地席

卷而过的样子。 此时的“他”已不再为不安和尘世

所羁绊，而是“摆脱了偶然生活的喧嚣扰攘而上升

于简单的普遍性的宁静” ［１８］。 “他”终于弃“明”投

“暗”，先行到了未知的死中去，从而使湮没深久的

本源性的自由本质凸显出来。
最终，先行到死让此在逾越一切在者，脱离了其

久居其中的遮蔽状态而进入到一种“澄明之地”，提
前嵌入了死的状态。 在本体论层面上，这种“先行”
使此在跨越了许多困惑与遮蔽，以敞开的本真状态

谋划出了自身蔚为丰富的自由与存在的可能性。
“谁学会怎样去死，谁便忘记怎样去做奴隶。 认识

死的方法可以解除我们一切奴役与束缚” ［１９］。 于

是，此在始终秘而不宣的“本身就是一种澄明，一种

领悟” ［２０］的本己一面被激发出来，超越了凡人俗事

而实现了一种“死的自觉”。
然而，先行到死并非意指此在提前进入死亡这

一纯粹的超验世界，而是指正视死亡的不可避免、猝
不及防，并通过一种对死亡的先行的思想体验，思考

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进而燃起其内心深处对自由与

生命的热望。 “自由的行为是对有限性的担当和创

造” ［２１］。 对自由的追寻将此在最潜在的自我决断性

与创造性激发了出来，照亮了其倏忽而逝的有限生

命。 生命于人之珍贵在于其不可逆转。 人真真切切

可以掌控的唯有活在当下，不负今朝。 “现实无法

重复……当它来临时就要一把抓住它” ［５］４。 这就敦

促人们把死亡同整个人生筹划联系起来。 “生则重

生，死则安死” ［１４］８２。 也就是说，生时需珍视命运赋

予的一切灿烂和灰暗，努力进入生命蔚为宽广的内

在疆域，把每一个当下延展成永恒；而当死神不期而

至，亦要安之若素，按照自然之道“漂漂亮亮地走向

这旅途的尽头” ［２２］。 这样，有限的人生方可拥有更

为广博的可能性，更厚重的蕴涵和更深沉的张力。
死亡固然最终会残忍而决绝地攫取肉体的存

在，但反过来又正是它的冰冷暴戾让肉体的存在绽

露出独特的温情与魅力。 “一个人不引起对自身死

亡的思考就不能思考生命的意义” ［２３］。 正是始终虎

视眈眈地站在阴阳交汇处等待着此在一步一步趋近

的死亡让生命不再是无涯的荒野，反因须臾易逝让

每个此在懂得善待自己偶然降临、无缘无由、呼吸之

间的生命。 这就要求此在不能混迹于“常人”，并庸

碌地消遁于周围的琐事中。 然而这世间许多个

“他”们曾经“是那么规规矩矩，那么缺乏闯劲……
从未想过自己可以不仅仅当一个凡人” ［５］２４；“他”们
随俗浮沉，按部就班地成长、工作、结婚、生子、衰老、
死亡，一生都背负着世俗设定的沉重枷锁在或一马

平川或沟壑纵横的旅途中跋涉，无动于衷于存在的

无限可能性直至彻底平庸；“他”们以麻木的姿态存

在着，曾经透亮的初衷和飘扬的梦想被一成不变的

生活磨蚀得千疮百孔；“他”们暮年风卷残烛的悲凉

“无可奈何消磨着没有目的的日子” ［５］１３１；“他”们日

复一日地等待着无所等待的白天与衰颓而无所事事

的黑夜，最终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生命损耗殆尽。
若要让生命彰显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们就不能

安逸地消散于“平均状态”的日常生活中，而应该明

晰生存与死亡的终极意义，将自身从凡俗的桎梏中

解脱出来，以坦然、自然、自由而本真的状态存在着，
并以一种优雅的姿态绽露出仅属于每个此在存在于

世的独特光芒。

四、结　 语

一切对生命存在意义的了然与参悟或许都肇端

于死亡，故而此在对死亡进行思索实质上是旨在澄

澈地领悟生命的真谛以使其自身存在的过程更加绚

丽、丰盈。 “想要存在和享受存在，你需要死亡，那
限制就会让你履行你的存在” ［２４］。 归根结底，唯有

对始终比邻而居的死亡作深入的思考，清醒地洞穿

其必然降临的本质，并在生命的过程中摒弃对死亡

的惶惑不安，此在才能真切地通晓：既有“先于死亡

的死，也有超出一个人生活界限的生” ［２５］，只有先行

到死和本真的向死而在，此在“才能本真地作为他

自己而存在” ［２］３０３，才能越过死亡的激流，跨过衰老

的深渊，找回迷失在半途中的自我。 也唯有如此，此
在才可以厘清死亡与自身存在之间独特的关系，并
“以人的有限存在对抗虚幻的无限性” ［２６］，将咄咄

逼人的死亡幻化成一个流光溢彩的过程。
《凡人》之死的意义就在于，小说中的“他”从对

死亡恐惧躲避到了然彻悟再到坦然接受的心路历程

也应该是每个芸芸众生的心路历程。 诚然，在迈向

未知的死亡的急景流年里，倘若此在可以本真而达

观地奔赴那无尽的荒芜与虚空，便能穿过死亡这无

可逾越之境，体味到那最为本己的自由。 毋庸置疑，
“本体论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彻底理解处在境况中

的人的存在” ［２７］。 当人们领会到连人子都会以死来

证明自身存在的时候，他们也就不会真的死了。 人

的伟大之处也正是在于能够通过对“死”的领悟，使
自己成为在世的神。 面对降生于世的第一声哭泣是

对生命脆弱的隐喻；面对死亡逼近的最后一次微笑

·６９·



则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这种对人存在的深度观照

最终将会超越此在对死亡的感性领悟与时空限制，
融汇成束束哲学层面的光芒，烛照一种生存本体的

表征意蕴和对生命真谛的深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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